
 

 

異於常人的她 

藥學系一年級 王凱弘 

100/11/18 

    「說一下吧！什麼時候離家出走的?」周

敏登用筆端敲了敲資料夾，擺出他認為不會

被家屬感到無情的臉，畢竟類似的案子最近

見多了。 

    「大概是……昨天晚上吧?或是凌

晨……反正今天一早就發現不見了。」妻子

用手帕擦眼淚的動作使敏登心煩意亂，多麼

老套的傷心方式，但他也無權阻止。 

    「警察啊，其實我看我們家薰潔常常有

奇怪的表現，不知道有沒有關係……」鎮定

的丈夫向敏登發問，右手拍了拍妻子肩膀。

反正也沒事幹，聽個故事也好，敏登邊喝茶

邊想。 

    「她很小就會玩我的電腦，還會偷看我

的文件。」丈夫喝了口茶後繼續說，「對了，

她很喜歡地圖，在五歲的時候耶！」丈夫的

口氣有些微開心，感覺很滿意小孩好動，但

敏登毫無反應，動動筆後繼續發問。 

    「有沒有她的照片之類的?她的房間有

無異狀?」他揮了揮手，示意夫妻倆提出證明，

「有的有的，就是她，六歲，很可愛的。」

一張照片出現在敏登眼前，「我還以為你們會

給手機的照片呢！不過這也可以。」他端詳

了一下：紅色連身裙，短髮，髮夾，總之就

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但有一點讓他覺得奇怪：小女孩皺眉了，

她似乎覺得疑惑，不是那種搞不清楚狀況的

疑惑，剛好相反，那是非常清楚當下所做所

為，卻認為不該待在那的眼神。 

    「她的房間很整齊，只有包包不見了，

實在不覺得是夢遊啊！」丈夫說到，「她可能

是想要去地圖上看到的地方就亂晃出去，真

受不了。」他摸著頭說。 

    「不好意思要提醒你們一下，這可能是

綁架啊！」敏登直視丈夫，他似乎不以為然，

「綁架?你是說在不驚動我們家警報裝置和

我們下帶走我的孩子?」 

    但你孩子也沒驚動警報裝置和你們啊！

敏登想了一下還是把這話吞下去，「有可能你

小孩跑出去後被人拐走了，最近有戀童癖出

沒啊！」這句話似乎嚇到了太太，「警察先生

一定要救救我們家薰潔！調閱監視器之類

的……拜託……」她又擤了一下鼻涕，第五

次了。 

    「我們會通報失蹤兒少資料管理中心的，

然後簽個名。」敏登將失蹤人口登記表遞給

丈夫，「還有其他線索嗎?像是可能傷害你們

孩子的人，或是與你們有過節的人之類的。」 

    「呃……這我不太確定耶，我是上班族，

平常常畫畫，太太是家庭主婦，實在是想不

到結怨的可能。」無聊至極的回答從丈夫口

中迸出，敏登挑了下眉，慣例性的安慰了下

家屬後，便讓他們走了。 

    「徐薰潔…...大概又是個八年十年也

找不著的孩子了。」敏登邊想邊建檔。這時，

有通電話打了過來。 

    半小時後，他面有難色的放下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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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妍芳帶的第二個班，她自認為有了

上一個班的經驗，這次帶班一定會輕鬆許多

──在遇到薰潔之前。 

    這不代表薰潔很調皮，很多現象顯示薰

潔比同齡的孩子還要聰明許多。像是他要班

上每個人帶一本家裡的書放在班上的書櫃，

其他小孩都帶童書，只有薰潔帶了一本了凡



 

 

四訓，「從爸爸倉庫裡找到的。」這是她的回

答。 

    雖然妍芳一直有嘗試和她講話，也希望

她能去找其他小朋友玩，但薰潔似乎愛理不

理，這讓妍芳有些洩氣，但也難以對她訓話。 

    下課鈴響，某些小孩衝去福利社或操場，

某些小孩聚在一團聊天，只有薰潔在桌上看

自己的書，大部分是妍芳放在書櫃裡的國家

地理雜誌，那是她放進去的，似乎很多小孩

喜歡看裡面的圖片，但薰潔似乎一直在找某

個內容，連注音都沒教多少，照理講她應該

看不懂的啊！ 

    有一天，她在下課時到薰潔位子附近，

輕聲和她講話，發現她正在看梵蒂岡的教堂，

「很漂亮，對吧！」妍芳指著那個穹頂，「好

多漂亮的顏色啊！知道在哪嗎?」 

    「梵蒂岡。」薰潔冷冷的回說，爾後又

說了一句「上面有寫。」 

    「好聰明啊！薰潔，這麼聰明一定能和

朋友談……」話還沒說完，薰潔就跑出教室，

走向走廊的電腦，原先正在用的小孩似乎跑

掉了，她坐在電腦上，時不時回頭注意有沒

有人在看，讓妍芳也不敢直視她而低頭，這

時她才發現：剛才那本雜誌是英文版的。 

    「哇咧！妳怎麼會把英文雜誌放在小學

一年級教室啊！虧妳還做過兩年的小學老

師！」男友簡泛之取笑她，手中的吸管不停

在柳橙汁中打轉，「我是在圖書館廢棄雜誌區

撿到的嘛！小學生只看圖，根本沒差。」妍

芳不滿的吃了口蛋糕，「這不就有一個神童嗎?

教子有方喔！」泛之笑說。 

    「所以妳都不知道她查了甚麼嗎?」泛之

身子向妍芳靠前，「你那麼想知道?」她嘟著

嘴，「也沒什麼啦！我看了下瀏覽紀錄，她在

用 google map，不過啊，聽其他同學說，薰

潔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看鍵盤呢。」 

    「哈哈哈哈！不會用啊！資訊課起碼要

到三年級嘛！」泛之笑到隔壁桌在玩手機的

小孩回頭看他，「想必是碰過手機的小孩，說

不定她還會用手滑電腦螢幕呢！」泛之把蛋

糕最後一口吃完，「說不定啊！薰潔被惡靈附

身，所以對教堂特別清楚呢！」 

    「別亂嚇人啦！」妍芳皺眉，「那種事情

怎麼可能發生?」泛之又對著妍芳凝視，「那

你給我看她的相片啊！我來鑑定一下。」 

    她拿出手機給男友看，得到的是連聲讚

美，「長得挺別緻的，就是有些憂鬱的感覺，

放開懷的話應該……哇咧！已經是這個時間

了，我得走了啊！」泛之拿起藍色夾克披在

肩上，「每個禮拜天這時候就沒空，你老闆有

這麼不人道?」妍芳抱怨的說，「人在屋簷下，

不得不低頭啊！」他付了錢後，趕緊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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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嗎?怎麼可能會在這裡?」柏村扶

了一下眼鏡，又看了一次，不會錯的！就是

那個女孩！ 

    他還記得自己上禮拜看到一個背著小紅

色書包的小學生來打鑰匙有多驚訝，不過現

在的驚訝程度可是那時候不能比的，那小女

孩旁坐的是個女人，大概是她媽吧。 

    柏村是坐了一段時間才注意到她的，所

以沒準這小女孩是和她同一時間上車的也說

不定，他開始猜她們會搭到哪裡。這時候搭

火車應該是回鄉下看親人吧！也許是阿嬤，

如果他們今天還要趕回家的話，大概在花蓮

前就會下了。 

    不過他們也有可能是出來玩的，柏村環

視一下車廂，看到小女孩後兩排才有一個可

能是她爸爸的人選，穿著藍色夾克，和那小

女孩旁的女人一樣在滑手機，可能是在傳訊



 

 

息。總而言之，他們也有可能和自己一樣，

是要做到台東的。想著想著，眼皮也漸漸密

合起來…… 

    等等！幾點了?柏村一睜開眼，才發現自

己睡著了，抬頭發現火車剛過新城，再看向

那個小女孩，幸好還在，雖然覺得自己這樣

在意很蠢，但車上的雜誌翻過後也覺得無聊，

而且小女孩也滿可愛的，他打開包包拿出飲

料來喝。 

    「各位旅客，花蓮站快到了……」到站

的播報聲響起，那個女人便微站起來，看來

是要下車了啊！柏村對於自己的預測神準感

到滿意；但讓他意外的是：那個女的走出走

廊了，小女孩還在原位。 

    「喂喂喂！小朋友啊！你媽媽下車了

喔！」柏村不由自主的喊到，他旁邊的乘客

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那小女孩回頭注意到

柏村，搖了搖頭後，就又轉頭看向窗戶了。 

    她認出我了嗎?她是否知道她媽已經下

車了?還是她媽媽其實在這車廂的其他地方?

柏村心中滿是疑問，但這樣看來是自己搞錯

了，他環顧四周後就又縮到自己的座位上。 

    「也許，她媽媽在其他車廂呢！」柏村

換了個想法，但那小女孩手上也沒有手機，

媽媽是要在到站後才叫他嗎? 

    到了用餐時間，柏村買了便當大快朵頤，

他又注意到小女孩，她是不是六個小時沒吃

了?不過小女孩和他都是靠窗，中間隔了兩個

人，他也不太好意思走過去給她吃的。 

    「各位旅客，本列車的終點，台東站快

到了，請您收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下

車的人潮擁擠，這正是扒手最欣喜的一刻，

不過柏村沒把心思放在嚴防小偷上，而是注

意那個孑然一身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或是

其他親戚?她似乎也沒有要等人的意思，和大

家一起擠到門口，柏村很想幫她，但又怕引

人側目。 

    出了車站，柏村一時之間看不到她，算

了，別管她，又不是跟著自己來的，一點關

係也沒有。他走向附近的客運的候車區坐下，

滑著網路論壇，發現一件震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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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薰潔是個怪胎。 

    她總是一個人在教室的小角落看書，看

到電腦椅上沒人就湊過去，一定是因為她是

個喜歡吸收知識的怪人，才輕輕鬆鬆拿到第

一名的寶座的。所以我們決定，要阻止薰潔

看書。 

    第二節下課，當那群臭男生都一窩蜂衝

出去後，果不其然，薰潔先是看了看走廊的

電腦，發現都有人就跑去翻雜誌。計畫是雨

庭向前拉住她的手說，「哈嘍！我是雨庭，我

們去玩跳繩吧！」然後她會發現我手中的跳

繩，旁邊的靜雯和雅若在旁邊揮手要她過來，

然後她被吸引，大家一起玩，薰潔成績下滑，

第二名的我就可以變成第一名了！ 

    結果她完全不理，拿了雜誌就回位子，

算了，我早就想到這種可能了！我拉著雨庭

走過去，「我們要一起看！」 

    「還有十七本，去拿其他的看。」她頭

都沒抬的回話，感覺雨庭快要發脾氣了，我

叫她冷靜後，轉頭看向薰潔，「我就要看這

本！」 

    「那給妳。」她又離開座位走向書櫃，

我生氣了，我決定衝過去阻止她，就算撞到

也無所謂，結果在快要撞上的時候她閃過去

了！怎麼可能?結果我的腳無法自已的繼續

跑下去，就這樣衝到窗戶外面！ 

    我閉上眼睛，彷彿這樣能對頭部撞上陽

台水泥地的痛苦免疫一樣，結果我沒有撞地，



 

 

頭離地板只差十幾公分，還感覺到有人用力

抱著我的腰。「趕快過來幫我！」我聽到薰潔

大喊，怎麼可能?她怎麼可能幫我?接著老師

將我抱起來，一直問我有沒有受傷，我當場

哭了起來。 

    「薰潔是妳害姿伶摔出去的嗎?是不是?

告訴老師沒關係，老師不會罵你。」老師溫

柔的平視著她，結果她還沒回話，靜雯就邊

哭邊說，「老師……薰、薰決……沒有錯，不

是她……」事後老師沒有責怪任何人，只是

警惕大家，希望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放學後，我走向薰潔，想跟她道歉，但

我只是站在她旁邊，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你

想道歉嗎?」她冷冷的問我，「我、我……」

我只是支支吾吾的站著。 

    「那今天你來睡我家好了。」她看著我

並笑著，我很意外，「可是，我的家人在外

面……」 

    「我去和你的家人說吧！住一晚沒什麼

問題的。」她拉著我的手，並示意我帶她去

我家人的接駁車上。薰潔一看到我爸，就笑

著說想邀我去她家住，而且她家很安全之類

的，沒想到我爸居然答應了，薰潔又拉著我

的手，帶我走到她家門前，按了電鈴。 

    房子很大，聽薰潔說還有地下室，看來

她是個大小姐，旁邊的小郵筒露出一角傳單，

是速食店的折價卷！我推了薰潔一下，指了

指郵筒。 

    「應該沒關係吧！我也沒看過他吃速

食。」聽到這個回答，我趕緊把它拿下來握

在手上，這時，她的爸爸終於出來了。 

    「薰潔交到朋友啦！進來進來，你叫什

麼名字?」進門以前，我以為薰潔的爸爸會生

氣，結果他很熱情的握著我的手進門，又幫

我把書包和折價卷放在沙發上，高高的又戴

著眼鏡，在他旁邊很有安全感。 

    「姿伶，你今晚就和薰潔睡好了，那個

床應該能擠兩個小朋友，待會就過來吃晚飯

吧！」她的爸爸親切的和我說話，我很高興

的向他道謝，滿腦子想的都是今天晚上能做

的各種興奮的事情。 

    薰潔媽媽做的飯好好吃，她爸爸還想幫

我們洗澡，被薰潔拒絕了，所以我們兩個就

在他監督下一起在浴室洗。到了她房間，發

現連電腦也沒有，都是普通的玩具，我拿下

一顆魔術方塊胡亂的轉，十點一下子就到了。

她爸爸進來要求我們上床，並叮嚀說地下室

很亂，別隨便到地下室，感覺比我想像中無

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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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完這一票後，就收手不幹了！ 

    這個想法一直出現在泛之心中，但他要

怎麼抽身?這個問題已經煩了他好一段時間

了，忘記是從哪聽到的：行惡的人比起平常

人只須受十分之一的制約，但要洗心革面，

會受到比起平常人多十倍的制約，要再白回

來恐怕沒想像中容易。 

    他心煩意亂，也許是被腦袋中的善惡鬥

爭給搞得七葷八素，看誰都不滿意：賣台鐵

紀念品的服務小姐每句話都讓她煩躁不已、

後面的小鬼頭玩手機的聲音太大了！還有那

個坐在左前方閒到左顧右盼的老頭，那個眼

神就像雷射一樣，泛之感覺他似乎一直盯著

自己看，很想揍他。 

  「各位旅客，本列車的終點，台東站快

到了……」比想像中還快，看著自己手機電

量只剩五分之一，泛之懊惱自己沒帶行動電

源。把手機放回夾克口袋，他立刻走上走廊，

並避免視線和其他乘客相交，一下車後便走

向客運。 



 

 

    好不容易上了客運，結果泛之發現那個

老頭也在車上，誰會在這種時候到這個鳥不

生蛋的地方?但更讓他意外的是，在那老頭後

兩排的靠走廊座位坐著一個女孩，是妍芳給

我看的那位嗎? 

    紅色連身裙、短髮、紅色小書包，連憂

鬱的眼神也符合，泛之有八成把握，這就是

那位女孩，可是她怎麼會在這裡?離家出走? 

    同時，泛之心中又有另一個想法：這是

增添業績的好機會……不行不行，剛才說了

要放下屠刀，怎麼現在又起了壞主意，這可

矛盾了啊！ 

    她要坐到哪呢?他不禁好奇，畢竟快晚上

了，難道是探親?那她爸媽應該在附近，不過

他也不認識，所以也無法確認，而且來回探

頭不就和那個老頭剛才的舉動一樣了嗎?這

個想法又把他逼回座位，這才發現：大武到

了。 

    從大武站到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他回

頭發現那女孩已經不在車上了，但環顧四周，

卻也沒發現她，「不會真的是個小惡靈吧?」

然後一轉頭，發現那老頭也下車了，似乎也

在找誰。 

    出於對老頭的厭惡，泛之急忙啟程。沿

途都是些無聊的圖騰，燈火稀疏，那個老頭

在其中一戶停留，大概是他的老家。 

    到了大武漁港，通過把風的人，他進了

船，「泛之你下次再敢遲到試試看啊！」同夥

的責備他充耳不聞，只是開始用流利的馬來

語和對方交涉。 

    「你們也看過了，這次還有些本地小孩，

由於是原住民，都是可造之才，一個抵兩……」

泛之的話被外面的槍聲打斷，「什麼！難道是

條子……」 

    一顆子彈，他倒了下去，耳朵聽到有人

用馬來語罵他是內奸、渾蛋。 

    「妍芳……」 

100/11/16-17 

    品涵認為老公是個喜歡黑夜的人，不一

定是夜空，只是在他的畫作中有八成是黑色

背景。這對品涵來說，是件神秘又浪漫的事。 

    有了孩子之後，她的老公就比較常在畫

室中繪畫了。這個由她老公自己設計的小房

間，充滿了富有生命力的畫作，她和自己的

孩子都只看過這些畫幾次，因為老公不太會

把畫拿出來掛，家中唯一的掛畫是一幅長畫，

掛在客廳，畫中的人個個慌張無助，人物外

表扭曲，背景以紅色和黑色為主，有種格爾

尼卡的感覺。 

    這畫有些恐怖，來家裡作客的都這麼說

過，不過薰潔似乎不怕，薰潔和同年紀的小

孩相比很勇敢。唯一一次看到她害怕是在某

天晚上，品涵睡著後感受到有人拉她的衣袖，

睜開眼睛才發現是薰潔扯的。 

    「有聲音從我牆壁傳過來。」她小聲的

說，品涵的頭轉向另一邊，發現老公不在了。

這時他進房門，「剛才上了廁所，怎麼了嗎?」 

    到了她的房間，品涵的丈夫耳朵貼著牆

壁，同時問到，「妳覺得裡面有沒有怪物啊?」

品涵想阻止她老公嚇孩子，但看到薰潔似乎

沒有什麼反應。這時，兩三下敲擊聲牆壁那

傳過來，害得品涵和薰潔嚇了一跳，但他卻

笑了，立刻揍了幾下牆。 

    「怪物！給我小聲一點！」他對著牆壁

大吼，另一邊果然沒聲音了，他轉頭看著薰

潔，「以後只要有聲音，就這樣嚇嚇他們，他

們就不敢對你怎樣了。」接著就哄她睡覺，

品涵覺得很窩心又很佩服。 

    也不知道是不是從那時候開始，薰潔表

現得像個好奇寶寶，常常會跑去地下室門口



 

 

或電腦前面，似乎想找什麼東西。她也知道，

這個世代的孩童對 3C產品有興趣，也和老公

商量過要不要買個手機給她，「小孩太早碰手

機會出問題的。」他自始至終都是這個回答，

連電腦也不讓孩子碰，不久後就搬到畫室去

了。 

    品涵原本有些緊張，怕薰潔和班上同學

會有代溝，但今天她帶了別家的孩子進來，

這可讓她高興到不行。到了十點，老公也吩

咐孩子們快去睡了，品涵躺在床上，為自己

的孩子能融入班上感到開心。 

    當她再次睜開眼睛，看向時鐘，三點，

老公又不在身旁了。這時，她聽到門外有腳

步聲，十分細小，她打開了燈，在猶豫要不

要出門查看，突然想到之前老公哄小孩的場

景，又覺得這應該是心理作祟，也許最近太

累了，才會有這種想法，要不也來嚇嚇怪物? 

    腳步聲愈來愈小，品涵原本要關燈繼續

睡了，但突然有窸窣聲，是人在講話的聲音！

她慢慢靠近門，耳朵貼在門板上，但聽不清，

似乎是女孩子的聲音，難道自己女兒出事了

嗎?她慢慢打開門，讓門縫的大小剛好容得下

一顆眼珠子，第一幕就是那個來作客的小女

孩站在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前，左右張望，似

乎沒有注意到品涵。 

    「為甚麼她在那裡?薰潔呢?」究竟要不

要出去?她又猶豫了，周圍的聲音似乎都停滯

住了。直到一聲「科擦！」的聲音出現，然

後薰潔突然出現在視線內，抓著她的手並說

了句話，「快回去！」品涵覺得事有蹊蹺，便

走出門來，兩個小朋友都被嚇到了，姿伶還

叫出聲來。 

    「半夜不睡覺，為甚麼要跑出來?」品涵

發現剛才的舉動嚇到了她們，嘗試用緩和的

語氣問話，「我、我們想看看怪物長什麼樣子。」

薰潔頭低低的回話。 

    「那是爸爸畫畫的地方知道嘛！爸爸有

沒有說裡面很亂不要進去?」品涵說。 

    這時，她的丈夫從地下室走上來，頭轉

向她們，一隻手裡拿著畫筆之類的東西，另

一隻手抱著畫版。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看到裡面的東西?」

這句話毫無抑揚頓挫，近乎無情，連品涵也

嚇到了，不過就是畫室，幹嘛這麼兇呢?她想

上前撫平丈夫的情緒，結果薰潔回話了，語

氣中帶有無辜和歉意。 

    「我沒有鑰匙，打不開門。」她抓著裙

子，頭低低的說。啜泣的聲音從姿伶那傳出

來。 

    「是嗎?」他開了燈，「那就好，今天一

直隱瞞著你們真不好意思。」他把手中的畫

板展示給小朋友看，是一幅薰潔和姿伶站在

一起的水墨畫。 

    「本來是想說姿伶下次來的時候給妳的，

不過讓你們發現了，就現在給妳吧！」他把

畫遞給姿伶，她遲疑了一下後，把畫抱住，

沉默了良久後，說了聲謝謝。 

    「親愛的你不要嚇人啊！」品涵在吃早

餐的時候向他抱怨，「抱歉抱歉，工作很忙，

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有空嘛！」他轉頭對兩個

小孩子說，「該上學了吧！書包都在沙發上喔！

我送你們吧！」品涵看向沙發，只有兩個小

書包放在沙發上，丈夫擦了擦嘴，提起公事

包就走出了家門。 

100/11/18 

    我沒能救的了小燦。 

    這是我看到那則有關台東土石流災害四

周年的新聞時，腦袋中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從那時候開始，我發現自己和其他小孩不一

樣的地方。 



 

 

    一切都是那麼的陌生，家裡的擺設都讓

我眼睛為之一亮，這是一個嬰兒的正常反應

嗎?我在那時才意識到，當我腦中出現這個問

題，就已經能證明我的猜想了。我以前也有

信仰，但我並不相信前世今生，可是如今，

命運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能再活一次，小燦

也轉世了嗎?我老公如今也在這世上的某個

角落嗎?當我知道自己轉世在台灣，我很高興，

起碼探望老家比較方便。 

    看到我的父母對我寄予厚望，原本想要

就這樣活著，不要再去管生前的瑣事，畢竟

我也無能為力；直到有天我母親出門，我在

父親去廁所時瞟到電腦上的文件，也許現在

我的腦袋發育未完全，但「許一燦」這三個

字我絕對認得，還有後面的「台東縣大武鄉」，

拉到最上面，標題是「人口販賣」！為甚麼

小燦會在這裡?難道他還沒死嗎? 

    「小潔，爸爸的文件不要亂看。」那個

男人突然在背後出聲，害我嚇到從電腦椅上

滾了下來，他急忙扶我起來，「我真傻，小潔

才四歲，怎麼可能識字呢?」他把我帶到房間

並叫我不要出來，又回去工作了。 

    我必須知道真相。 

    我生前幾乎沒碰過電腦，所以只要那個

男人不在，我就會去學習怎麼用電腦，剛開

始，光找開機鈕就花了我半小時的時間，而

且四歲的我很嗜睡，所以有可能一天下來也

毫無進展；過了三個月，我去上了幼稚園，

他也把電腦給收到畫室去了，接著我便一年

也沒碰過電腦了，而且那男的也沒有買其他

智慧型手機之類的東西，我又只能乾著急

了。 

    這時我才開始懷疑晚上偶爾會從牆壁那

發出的敲打聲，我和父母說，但他們認為這

是錯覺，我一直也以為小朋友會有這種幻聽

是正常的；還有，我父親從小就一直幫我洗

澡，用手搓揉我全身，也是直到我五歲，才

開始覺得奇怪且不適。無論在家裡還是外面，

他都是一副溫柔的樣子，又聰明又有藝術天

分，連畫室都有…… 

    沒錯，那個畫室，那裡面到底有甚麼?

為甚麼不讓我或他妻子進去?我開始懷疑他，

母親偶爾會給我一點小錢，讓我去買零嘴之

類的，我都沒花，我設法偷到地下室的鑰匙

並花錢去打一把，但一直沒機會單獨下去。 

    這時，我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想法──

我要離開這個家，起碼離開他。 

    其實這想法很不成熟(雖然滿符合我的

年齡的)，離開家後要怎麼活下去就是個很大

的問題了，要是被抓去當雛妓或童工，甚至

被賣到國外，那可是慘不忍睹啊！ 

    現在小燦可能正經歷這件事。 

    我把拯救兒子當作動力，我不知道他現

在在哪，所以我的目標是至少我去一趟大武，

我想了解死後發生的事情之間的來龍去脈。 

    看到門牌後和車上的地圖後，才發現自

己離家鄉有多遠。我慢慢存錢，直到上了小

學，我發現了新的世界──國家地理雜誌。 

    我一直以為小學裡面的讀物應該像是弟

子規或三字經那種，而我沒有因為身體年齡

而享受看童書，也不太懂怎麼和小朋友打交

道，所以國家地理雜誌的出現根本是救贖，

邊看邊回憶起以前學過的國字。 

    有一天，我無意間翻到了梵蒂岡教堂那

一頁，讓我回想起以前和老公計畫要去義大

利的事情，我感到難過，但我怕我哭出來被

發現，所以頭朝下。「很漂亮，對吧！」不知

道什麼時候，那個老師坐到我旁邊，「好多漂

亮的顏色啊！知道在哪嗎?」 



 

 

    「梵蒂岡。」我不禁脫口而出，又意識

到這樣會被關注，所以又補了一句，「上面有

寫。」，接著就衝出教室，自然而然跑到電腦

旁，眼淚從我眼縫中流出。我看著鍵盤，之

前的練習似乎一點用都沒有，心裡十分難受，

就這樣坐了好幾分鐘。 

    我愈來愈不想讓那個男人洗澡，但不知

為何那個男的總是能說服他老婆讓他喜，我

覺得噁心又害怕，直到有天有個女同學和我

起衝突，我靈機一動。 

    放學的時候，她跑來找我，我知道她想

道歉但難以啟齒，「那今天你來睡我家好了。」

我盡了全力說服她爸和我爸，才使我能有一

天逃離他的魔掌，讓我和姿伶兩個人互相幫

對方洗，但魔眼還是在門外窺視著，讓我想

吐。 

    我看到姿伶拿進來的折價卷，背後有一

些暗號，我都看不懂，但最後的兩個字「大

武」讓我愈來愈相信小燦受害了。 

    晚上，姿伶和我都被敲擊聲吵醒，甚至

有些嚎叫聲，她抱著我哆嗦著，「我們下去看

看吧！看那怪物到底長甚麼樣子。」 

    之所以敢在這時候查看是因為姿伶在，

量他也不敢對我怎樣，我們倆出房門後，我

要求她站在樓梯口，我自己下去看，畢竟裡

面八成不是畫室那麼簡單。 

    我答對了。 

    我用備用鑰匙輕輕打開門後，進入我視

線的是三個女孩子，匍匐在地上，他們和那

個男人處在從畫室的暗門進去的隔間，他手

上拿著鞭子，同時性侵她們。我震呆了，這

就是怪物聲音的真相，眼角餘光又看到一幅

我和姿伶的畫，看來是早就畫好的。 

    從那個瞬間開始，我一刻也不想待在這

個家。 

    我在學校查詢如何從板橋到大武，並在

便利商店買了車票，便決定在禮拜五行動。

我打電話向老師請了病假後，等那個男人載

我到學校，下車後便招計程車去板橋火車

站。 

    在火車上，看著窗外，心裡七上八下，

我不知道這趟旅程有無意義，僅僅是想逃離

那個男人的話直接和母親講就好了。這時我

下定決心，就算沒有證據，就算連小燦是生

是死都不知道，只要有一絲希望就應該做啊！

我不想再後悔了！ 

    於是我去廁所，壓低聲音向警察報案，

謊稱說我是犯案者鄰居，發現人口拐賣集團

在台東大武，我不斷聲稱這不是惡作劇，並

希望他們能重視這件事。 

    到了花蓮站，原本快睡著了，結果有個

男的大喊「小朋友啊！你媽媽下車了喔！」

一回頭才發現就是那個幫我打鑰匙的那位，

但我裝作不認識他，以免惹來更多麻煩。 

    好不容易下了火車，結果那個老頭居然

也要去大武，我繼續無視他，從上客運到下

客運，一眼也不看那老頭一眼，一到站就從

後門衝了出去，去找自己原本的家。 

    但是，家沒了，也對，那則新聞裡，大

武被颱風吹得很慘，被沖走也情有可原，這

下生前的歸屬沒了，沿途也看不到人，我沒

有目的往前走，直到我看到一個布告欄。 

    「許一燦，100年 10月 10日失蹤……

那不是才失蹤一個多月嗎?」我又燃起了希望，

如果折價券上的「大武」是指交易點，要賣

人口，一定會在港口！ 

    我衝到附近的大武港口，黑夜裡，只有

兩艘船在港旁，其中一艘前面有兩個黑影。

突然，雜亂的腳步聲進入我耳，嚇得我躲進

草叢。 



 

 

    「有夠偏僻的，果然是好地點。」一個

男人的聲音出現，是警察！他們有把我的話

當一回事！我感動得流下眼淚。 

    那兩個黑影開槍了，警察很意外，不過

他們似乎更意外，並說著一堆我聽不懂的話，

接著大批警力便壓制住那兩個人，並進船制

敵，我也跑了出去，卻被人從後面抓住了。 

    「沒想到在這裡看到妳了啊！」是一個

警察的聲音！「這麼晚一個人亂晃，還晃到

這麼遠的地方。」我一轉頭，才發現是在學

校附近的周警官，「有不少人注意到妳，只知

道你坐南迴線，卻不知道到哪裡，幸好有個

剛好和妳同路的鎖匠發現你是失蹤人口，才

知道你在大武。待會就和我們同仁一起回去

吧！」 

    「我是無辜的啊！」我和他同時聽到一

個男人大喊，是我的父親！周警官聽到聲音

趕緊把我拉了過去，「你不是今天來報案的那

位……」他指著父親，這時父親看到了我。 

    「女兒！你在這裡啊……放開我！」他

衝過來抱住我，我不斷掙扎，「我找你找好久

啊！呃……我以為你在這，結果就被他們那

群渾球給抓起來當人質了，幸好有這群警察。」

他摟著我的肩，「女兒，你能證明爸爸的清白

對吧。」 

    「當然可以，」我轉頭看著周警官，深

呼一口氣。 

    「這個男人囚禁了三個和我差不多歲數

的小孩，只要去我家就能發現了，他和那群

人是一夥的！」我大聲的喊到。 

    「妳不要開玩笑了！哈哈哈！怎麼可

能……」話還沒說完，警察就對他上銬了，

並強行壓進警車內，另一邊的警察正在清點

船上的被拐兒童。 

    而小燦就在其中，他長大許多，但我知

道他是小燦。 

    我想去抱他，我想去告訴他「媽媽做到

了！」，但我意識愈來愈模糊，然後暈了過去，

我不確定能否再醒過來。但無所謂，只要他

好，就算此後再也不能輪迴，也沒有關係……

 


